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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视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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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永春龙水漆篮是泉州永春本土工艺的代表，具有独特的工艺技术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集

实用美学与艺术美学于一体。通过田野考察与文献资料搜集整理，对其装饰技艺的演进历程进行

深入探析，发现近代以来龙水漆篮的装饰艺术自融入泉州本地线雕工艺后，创新性地发展了“印花

型”的装饰手法，这一技法推动了图形范式的迭代，使得漆篮的装饰图样得以多样化，题材更加广

泛，意蕴更加深厚；通过分析漆篮装饰艺术的文化意蕴，探究其装饰风格演变的内在动因，可见其蕴

含的哲学道理和时代传承意义；通过将其与不同区域的竹篮工艺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其作为泉州本

土的“符号转译”，体现出独特的地域人文内涵，同时，龙水漆篮在文化交流互鉴的过程中，成为传

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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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间传唱“巧手翻翻蔑气舞，经线纬线入

画图。竹篮提水水不漏，小可藏针大当橱”［１］

的龙水漆篮又称永春漆篮、南天素篮等，是福建

泉州市永春县龙水乡的传统工艺品，其于２１世

纪初成为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据《永春县志》记载：“以漆篮为

上，制成加以灰漆，光泽可鉴，画以金泥，雅丽可

观，永地出品，以此为甲。”［２］由此可见，以竹制

成的永春龙水漆篮工艺精美，品质上乘。这种

兼具审美与实用功能的永春龙水漆篮，常常出

现在当地新婚陪嫁、迎神祭祖、会亲访友等多种

场合，在发挥其实用功能的同时，更多地承载了

闽南地区独特的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在坚定文

化自信的时代背景下，从活态传承的角度深入

探讨漆篮装饰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是对传统

手工艺与时俱进的推动，更是对优秀传统文化

的继承与弘扬。

从现有的研究资料来看，尽管非物质文化

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文化）已成为学术界关注

的焦点，但多数相关研究倾向于探讨非遗文化

的传承路径和创新应用，鲜有研究者立足文化

自信，以活态传承的视角深入分析传统手工艺

的装饰文化。例如，刘文良的《非遗视域下湘

西苗绣传承的创新路径》和陈中艳的《非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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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视角下的羌绣图案艺术及其在文创产品中的

应用研究》等，都侧重于对传承路径与应用的

研究。而关于龙水漆篮的研究现状同样也具有

相似的特点，如郭荣茂的《乡村手工艺传承人保

护与传统习俗延续———以闽南永春漆篮为例》，

该研究仅从非遗文化传承的角度出发，探讨了龙

水漆篮工艺的传承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建议。此

外，也有一些学者尝试对龙水漆篮的制作技法作

出总结，如赵洋的《永春漆篮技艺考察及可持续

发展研究》。总体而言，现有研究侧重于对龙水

漆篮的制作技艺及其传承问题的探究，关于永春

龙水漆篮的装饰艺术表现的文化层面分析尚显

不足。鉴于此，本文拟以漆篮的装饰文化为研究

对象，运用民俗学、人类学和符号学等研究方法，

深入探讨漆篮装饰图式的演进历程及其人文意

蕴，以便为文化自信背景下永春龙水漆篮装饰技

艺的活态传承提供建议与参考。

　　一、生成创新：图形范式迭代

　　技艺的融合创新促进了图式成型程式化，

进而拓宽了漆篮的图案题材。龙水漆篮装饰图

式的成型源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泉州工艺美术厂

在技艺上的改革。在传统社会中，受生产力和

生产关系的影响，龙水漆篮制作总体表现为技

艺工序复杂、耗时长且经验交流欠缺等特点。

一只漆篮从制作到完工需经５０多道工序，包含

了细竹编织、篮坯裱褙、生漆装饰等多道工

序［３］。这些工序既包括了竹篮的编织环节，也

包括了后续的上漆处理。过去手工艺人往往仅

在家族内部进行技艺传承，致使装饰绘制技法

难以与其他工匠或艺术从事者交流，使得漆篮

的制作流程长期停留在原始状态。制作一只漆

篮需耗费７５—９０天，而且手工堆盘勾勒的方式

极易出现图案不对称、变形等问题，限制了图案

技艺的发展。直到近现代永春工艺厂的成立，

堆雕艺术的融入才真正解决了这一问题。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永春县便设

立了以线雕、漆篮、刻印等传统工艺为特色的工

艺厂。这一时期，永春工艺厂打破了传统艺术

门类之间的隔阂，为工匠们提供了交流经验、相

互学习的平台，汇聚了当地众多民间工艺大师，

如线雕名家吕敦奉、黄永源［４］等，为漆篮装饰

技艺的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吕敦奉等人在

工艺厂工作期间，发现永春漆篮在装饰上采取

手工堆雕的方式容易导致装饰图样绘制不稳

定、成品率低等问题，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对

此，吕敦奉开始尝试将佛雕中的“沉雕”技艺融

入漆篮中。“沉雕”又被称为“线雕”，这种沉雕

技法继承了中国画的线条造型笔法，讲求依照

图样刻出线条［５］。吕、黄等艺术家依此方法创

作了八仙、观音、福禄寿三星等题材的线雕模

版，并采用拓印技术将模版图案转印至器物表

面，俗称“印花型”［６］。这种拓印技术的运用解

决了工匠在绘制装饰图案时容易出现的变形问

题。同时，线雕模版作为一种图案范式，显著提

升了漆篮堆雕（纹样刻绘）的工作效率，并引入

了丰富的民俗题材，逐渐形成了以花鸟虫鱼、八

仙、戏曲小说等题材为主的装饰风格［７］。

由此可见，漆篮在２０世纪顺应了时代的变

革，通过融入泉州当地的线雕工艺，使得图式绘

制的过程逐渐规范化。这不仅破解了手艺人在

装饰绘制过程中的失误困境，而且使漆篮的装饰

图样得以通过模版拓印的方式进行创新发展。

在装饰图案上，漆篮匠人们也开始尝试将闽南流

行的暗八仙、博古器物、吉祥纹样等题材融入印

花拓片中，迎合了泉州当地的审美趣味，丰富了

漆篮装饰图样，逐渐承载了人们更多的心理需求

和文化内涵，增强了文化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

为漆篮装饰技艺的多元化发展拓宽了道路。

　　二、绘像载道：装饰文化意蕴

　　龙水漆篮在古代虽是日常之物，以实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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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为主，但随着近现代线雕艺术的融入和漆篮

装饰图式的程式化发展，其装饰题材的地域特

色和所承载的本土文化日益凸显，这些装饰题

材不仅反映了当地居民对侠义精神和救世神明

的敬仰，而且在观照现实生活的前提下，将传统

题材与自然纹样巧妙融合，传达了绘像载道的

哲学意蕴。

１．侠义与神佑：造物的精神指向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崇尚英雄主义，对侠

义精神怀有天生的热忱。艺术家们亦不遗余力

地在历史的长河中发掘并再现这一精神，通过

各种艺术载体进行再创作，并且给予神佑之力。

永春龙水漆篮在装饰艺术上对侠义精神的赞

颂，以及对神圣庇护的向往，主要体现在以下三

类题材之中。

其一，故事题材中的侠义崇尚。漆篮上的

图案往往取材于小说和戏剧中的情节，如“三

英战吕布”和“桃园三结义”等经典故事。这种

侠义精神的表现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客

观上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明清时

期，小说和戏曲作品广泛流传至民间，泉州地区

往往借助其特有的地方歌仔戏和木偶戏，对这

些小说故事中的侠义精神进行再创造。另一方

面，主观上的心理需求。在古代，娱乐活动相对

匮乏，艺人白天劳作，夜晚观赏戏剧，长期受到

当地戏曲文化的熏陶，耳濡目染中将戏曲和小

说中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和熟悉的剧目场景

作为装饰题材，刻画于漆篮之上表达自我认识

和自我认同。

其二，武将题材中的护佑期许。永春地区

在明代频繁遭受流寇侵扰，《永春县志》记载：

“明正德九年，汀、漳农民武装进兵永春、德化

等地。明嘉靖三十九年，四月初十日，倭寇５００

余人从仙游流窜湖洋……义士吕伯三、吕尚四

组织民兵对抗，斩杀倭寇５０余人。”［８］在这样的

历史背景下，先民为求自保，齐心抗敌，勇武的

武将形象因此成为漆篮上颇受欢迎的装饰主

题。一些广为人知的武将英雄，如关羽、张飞等

装饰主题，不仅展现了人物形象的侠义精神和

骁勇品质，也反映了人们对其崇敬之情与希望

被庇佑的心理。这与永春人民在行政管控相对

薄弱的历史时期，面对流寇侵袭时无奈自保，所

孕育出的重视武力和崇尚正义的精神追求相契

合。随着时间的推移，尽管永春地区已不再受

到流寇的威胁，但是这些装饰题材仍被世代保

留下来，与门神秦琼类似，被赋予了“辟邪正

神”的精神使命，进一步承载了当地居民的精

神需求与审美追求。

其三，民间传说题材中的神灵庇护祈愿。

闽地信仰多且杂，丰富多元的民间文化在闽地

广泛流传，为漆篮的装饰主题发展提供了浓郁

的民俗氛围。《八闽通志》记载：“闽俗好巫尚

鬼，祠庙寄闾野。”［９］永春地区的先民信奉张道

陵①、许仙妃②、张慈观③等神癨，并寄希望于神

灵的庇佑。八仙作为闽南民间所崇敬的神明之

一，在漆篮的装饰中常以暗八仙（民间传说中

道家八仙所持的宝器）配以植物卷草纹、缠枝

花卉纹组合成新的装饰样式，通过八仙的法器

如葫芦、横笛、团扇喻指仙人，与自然纹样相衬

托，使得仙人形象更为鲜明，充分表达了人们对

平安吉祥的祈愿。从漆篮装饰内容来看，民间

传说人物和传统自然植物吉祥纹样的巧妙结

合，体现了当地人民对正义与侠义的追求，是装

饰元素在漆篮装饰中的创新融合，在满足人们

审美需求的同时，更深刻表达了我国“自然和

谐”与“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

·００１·

①

②

③

张道陵，原名张陵，道教创始人，永春地区百姓坚信其具有用符水、咒法为人治病之能力。

许仙妃，又名许仙姑、圣泉妈、圣祖妈等，据传有祭法除妖、击退倭寇、送子安胎等能力。

张慈观，又名张公圣君、张公等，道教闾山派道士，集驱妖斩魔、寻草药治民、凿渠引甘露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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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吉祥与祈福：装饰的民俗心理

在漆篮的装饰艺术中，先民除以人物故事

作为主题外，也常以植物和动物纹样作为装饰

元素，将自我对自然界的认识进行艺术再创造，

从而形成新的装饰图案，这些装饰图案作为对

日常生活的观照，以现实生活中的元素作为装

饰来源，生动地表现出了先民的精神需求和心

理意图［１０］。一方面，这些图案常常以双关修辞

的手法与人们的祈福观念相契合，成为装饰主

题的首选；另一方面，它们体现了民间的图腾崇

拜和生命信仰，具象化地传承了传统文化中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蕴含着浓厚的民俗色彩。

漆篮上的装饰纹样多以吉祥动植物组合或

单独的动物或植物图样出现，通过语义和语音

的双关手法，传达出祈愿吉祥和福运的意涵。

常见的动植物组合图案有螃蟹与荷花的搭配，

从语音双关的角度来看，“荷蟹”与“和谐”谐

音，象征着和谐与稳定，家庭安宁无忧；从文化

传承角度来看，荷花和螃蟹分别象征“富”与

“贵”，寓意富甲天下、顺风顺水，突出了其约定

俗成的象征意义。在单独的动物图案表达中以

图腾崇拜最为常见，人们往往以古代神话中的

图腾为原型进行艺术表现，如九龙腾跃、龙凤呈

祥等，在婚嫁陪品的漆篮装饰中寓意地位尊贵、

婚姻美满，形象生动地表达了先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漆篮的艺术表现方式和表达习惯究其

根本源自民俗影响，动物纹样作为图像符号被

先民认同并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在制作与

创作中融入了民间文化信仰和价值观念［１１］。

作为嫁妆的漆篮，是当地重视门面的富贵家庭

不惜财力和时间成本，聘请民间艺人制作而成，

这些漆篮描绘了多种繁复的吉祥图案，充分体

现了对吉祥和福运的心理追求。

３．雅致和高尚：博古文化的盛行

漆篮装饰也会选择博古图像，宋代官方与

民间掀起赏古、藏古风潮，一时间《宣和博古

图》自上而下广泛传播，成为官方代表作，堪称

中国古器物之集大成者，使得鉴古品评成为一

种清新高雅志趣的象征。闽地虽远离权力中

心，但博古图盛行。据罗香林先生考证，客家人

先后五次南迁入闽并在此安家，随之将文人、儒

商喜藏金石学书的风气带入闽地。《四库全书

初次进呈存目校证》第２卷记载：“宋黄伯思年

仅四十，而学问淹通，李纲志墓……又好古文奇

字，钟鼎彝器款式体制，悉能了达辨正。所著

《法帖刊误》二卷，《古器说》四百二十六

篇。”［１２］这也印证明清时期闽地盛行博古图，在

此文化氛围中，先民不断追求雅致与高尚的精

神表达。博古装饰的题材纹样，一方面宣扬文

教，起到教化作用；一方面因其吉祥寓意，也常

成为精神寄托。先民讲求“图必有意、意必吉

祥”，一些特定的博古器物如如意、香囊等，因

其特定的吉祥意义，有时与暗八仙图案结合，成

为新的漆篮组合图式。

由此，永春龙水漆篮的制器用器，其功能并

非仅限于器物实用本身，更融入了深厚的审美

价值，同时在器以载道层面体现了其独特的文

化价值。这种价值蕴含了先民朴素的审美观念

和深邃的文化理念，既是对于人本身与文化精

神的直观追求，也是永春先民在传统造物上表

现出的造物智慧和文化自信。从传统造物演进

的视角看，漆篮技艺的革新发展，迭代的图形范

式是永春地区社会生产力发展和浓郁的民俗文

化氛围共同作用的结果，体现了其与时俱进性，

以及人们对绘像载道的深刻认识；从文化活态

传承的视角看，漆篮装饰元素的创新发展，不仅

增强了民俗文化的时代性，而且在营造民俗文

化氛围的同时，进一步坚定了对优秀传统文化

的自信。当地的工匠艺术家们以漆篮作为优秀

传统文化的载体，将自己的“技”与本土的“艺”

进行融合创新，使“技”逐渐融于道，气韵相生，

实现与装饰文化意蕴的充分结合，表达出对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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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神佑、吉祥和祈福、雅致和高尚的追求。

　　三、符号转译：文化价值传承

　　永春人通过精细的“绘像”技艺，创造出具

有地域特色的、属于漆篮装饰的独特符号，既表

达着当地人造物时的装饰动机，也体现了其独

有的文化精神特征。美国符号美学家苏珊·朗

格曾说：“当人类经验的某些部分涉及经验的

其他部分，从而诱导出意识、信仰、情感和习俗

时，人类的心灵从功能上来说，是符号性的。”［１３］漆

篮的装饰文化逐渐演变为永春地区特有的人文

符号，而漆篮图式的形成则构成了这些符号编

码的基础。蕴含心理追求的装饰图案，作为符

号的内涵，使龙水漆篮展现出有别于其他竹篮

的独特之处。

不同地区竹篮艺术均彰显着“符号”特征。

东南多竹，也多竹工艺品。漆篮的应用自然也

并非仅限于永春一地，在浙江、广东等地亦有类

似的手工艺品。相较于龙水漆篮，其他地区的

竹篮工艺品，同样能够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也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人文意蕴，

体现出人们的情感追求［１４］，如杭州竹篮。杭州

多毛竹、淡竹、早竹等，故此当地人常采竹作篾，

编织竹篮以为家用，经过几百年的发展，逐步形

成了独特的编织技艺与装饰纹样。与注重漆艺

和纹样装饰的龙水漆篮不同，杭州竹篮在编织

上别具一格，而在装饰图案上则较为简约。据

传其产品有“竹篾丝细如发，工艺精巧”的美

称，代表性编织纹样有“万不断”“梅花眼”

等［１５］。之所以杭州竹篮如此重视竹篮的纹样

编织，是因为杭州竹篮最先起源于市面中的竹

篾匠，市场需求使得竹艺人在进行形式设计时

更关注工艺品的成本节省，从而精于竹丝编织，

依靠竹丝编织出不同样式、不同形制的竹篮，一

方面满足不同的功能用途，另一方面也达成了

形制装饰上的创新。此外，在广东梅州，竹篮春

盛作为日常用具亦有使用，又称为“春楹”。春

盛是一种分层的竹编礼篮，常用于当地拜祖、添

丁、嫁娶等场合。将菜品、糖果盛放在春盛中，

由家中年轻力壮者抬出分给邻里，这一习俗亦

称为“担春盛”［１６］。春盛形制上也十分重视竹

篾条的编织与装饰，其编织较之龙水漆篮更加

严密精致，装饰图案主要取自当地吉祥图案，常

以“花开富贵”“一帆风顺”和一些简单的花鸟

图案为主，装饰样式并不及龙水漆篮的装饰元

素那样丰富多元。龙水漆篮与杭州竹篮、梅州

春盛在装饰形制上的对比见表１。

由表１可知，龙水漆篮与其他地区竹篮在

表１　龙水漆篮与杭州竹篮、梅州春盛在装饰形制上的对比

项目 龙水漆篮 杭州竹篮 梅州春盛

图例

装饰题材

多以民间信仰与小说故事作为主

题，例如闽南的暗八仙、小说、戏曲

中的故事题材等等

多以颜色进行装饰点缀；在篮身、提

梁、篮底会进行雕刻处理，以花鸟等

吉祥图案为主

多以花鸟，或者民间的吉祥图案

为主

技 艺

先以竹条进行篮坯的编制，后以装

饰石片进行拓印图式，再在拓印图

式上进行纹样勾勒

重视竹编纹样的编织，在编制篮坯

时就以竹条编织出基本纹样，通过

组合编排形成整个漆篮图样

与龙水漆篮类似，先以竹条编织出

篮坯，后直接以笔进行上色勾勒，在

图案的笔绘上具有显著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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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型技术和装饰文化上存在显著差异。从技艺

的表现看，龙水漆篮并不特别强调编织工艺，更

侧重于竹篮后期的处理，如上漆后的堆雕勾金

和拓印线雕工艺；在装饰文化方面，龙水漆篮与

杭州竹篮的简洁质朴竹编纹饰和梅州春盛的单

一喜庆图案有所区别，它更注重漆艺纹饰的丰

富性和统一性，从而创造出具有独特性的装饰

纹样，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

艺术表现独特性，一般离不开地理环境、人

文环境的影响。伴随着历史上客家人南迁和衣

冠南渡等移民浪潮，中原地区的文化风尚亦对

东南地区产生了影响，进而催生了各具特色的

竹编装饰文化。相较于浙江，福建和广东两省

更看重崇神祭祖的传统习俗，这种文化意识在

器物上体现为对民俗装饰和吉祥图案等的精神

价值的追求；与此同时，得益于泉州深厚的漆艺

传统，龙水漆篮常将雕塑、彩绘等其他艺术门类

的表现元素和表现技法融入创作中，因此，龙水

漆篮在装饰主题和工艺上独树一帜，展现出鲜

明的艺术特色，并成为永春民间的人文符号代

表，在符号转译中传承着民间文化的现代价值。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中坚守文化

自信是当代民间艺术所肩负的使命与责任。龙

水漆篮的装饰艺术作为地方优秀传统文化的代

表之一，是地方文化符号的转译，承载着当地民

俗风情和审美价值，是民间优秀传统文化价值

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具有重要的活态传

承和弘扬意义。然而，在将龙水漆篮与其他地

区的竹篮工艺品进行比较时，发现其在创新发

展方面尚显不足，缺乏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有效

的策略，特别是在竹编工艺的处理上，仍显得较

为单一。相比之下，杭州的竹篮通过竹条编织

创作出不同的纹样，这些纹样完全可以在龙水

漆篮的装饰创新中得到应用。例如，可在龙水

漆篮篮盖处绘以神话、小说、戏曲等带有情景故

事的图案，漆篮的提梁处则可用自然纹样如凤

凰、祥鸟进行装饰，最后在漆篮侧面的设计上以

竹编进行镂空设计，表现出竹编特色纹样，如

此，将竹编纹样与龙水漆篮原本的民俗图案进

行结合，促进龙水漆篮装饰在当下的进一步创

新发展，成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此外，通过跨界合作，技术更新，可以拓

宽传播民间传统漆篮文化内涵的途径，更好地

展现中国的文化自信。

龙水漆篮的形成根植于永春劳动人民的日

常生活，其装饰风格是传统社会下本土审美的

产物，展现了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厚的民间

文化底蕴，并在不断的创新发展中展现出旺盛

的生命力。坚定文化自信，深入挖掘民族民间

文化的优秀元素，致力于艺术美学与实用美学

的创新与融合，是优秀民间文化传承的关键出

发点和根本归宿［１７］。在非物质文化活态传承

中，有必要对这一文化符号进行重新阐释和编

码，有必要积极地对传统图案进行创新性的再

创造，将新鲜的艺术元素有机地融入其中。正

如龙水漆篮在近现代的发展历程所展示的，通

过在传统改革中寻求创新，使其能够满足更广

泛受众群体的多元审美需求。

　　四、结语

　　龙水漆篮是永春地区先民追寻实用性与美

观性的缩影，其在历史的演进中不断革新，孕育

出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漆篮艺术，满足了人们

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求。在坚定文化自信的当

下，立足非遗活态传承探究其装饰文化发展的

意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一方面，文化自信

源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龙水漆篮鲜明

的民族艺术特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其文化内涵需要不断被深入挖掘，其文

化价值需要不断被传承。另一方面，文化自信

的维系需要文化在传承中持续焕发活力。在新

时代，沉雕等本土艺术与漆篮技艺融合创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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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当地民俗信仰和人文观念对漆篮装饰文化的

潜移默化，使其在走向本土化的同时寄托了更

多的民众审美情感，形成了独属永春当地的文

化符号。然而，只有对其符号再编码、再创新，

不断增强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觉，形成文化自

信［１８］，才能促进民族文化的全球化传播，才能

更好地服务时代发展，真正实现民族的文化

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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